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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外

法庭终于开庭

一次大战结束不久的东京，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在废墟——的包围中，
名叫市谷高地的一座小山上，一幢侥幸躲过了美军燃烧弹的庞大建筑子然孤
立，尤为醒目。这里原属陆军士官学校，二次大战中，被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用作礼堂。经几个月按美国建筑样式修整，已焕然一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
一次国际审判，持续两年半，开庭 818 次的东京审判，即将在此处举行。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昔日策划侵略战争的所在，如今成了清算战争罪犯的场所。
这幢建筑的大门前，有一座假山。假山上一株业已枯萎的松树上，钉着
一块褐色木牌，两行黑色的英文告诉世人：“这里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6 年 5 月 3 日上午 8 点 42 分，一辆深土黄色的大型军用客车，和一
前一后两辆白色吉普车停在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门前。20 多名美、英、
澳、中、日等国的记者已在此等待多时。前面一辆吉普车的门开了，走出一
位美军中校，他是法庭宪兵队长 A·S·坎沃奇，这位中校对记者们交待了几
句。8点 50 分，中间大客车的门开启。第一个走下车的人穿着一身战时日本
“国服”——“国民服”，胡须全白，他是南次郎大将。第二人眼眶深陷，
他是曾任外相、首相的广田弘毅。日本特务头子、穿一身西装的土肥原贤二
第四个走下车来。第八人瘦小、干瘪，他即是南京大屠杀时的日本华中派遣
军司令松井石很大将。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人拄拐棍，着西装，他名叫重光
葵，担任过外相。隔了两个人，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脸上露出令人捉摸不
透的笑容的矮老头，此人便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眼睛不停地
巴眨巴眨的贺屋兴宣（前藏相）走在最后。他们走得很慢，相互间保持 1米
左右的距离。坎沃奇中校要求他们以这样的速度和队形走进法庭，以便于记
者们摄下这 26 人各自的“尊容”（开庭第一天上午，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大
郎尚未押到，下午才坐上被告席）。当走在末尾的贺屋兴宣走进法庭大门后，
厚厚的玻璃门随即关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期两年半的审判，从此拉开帷幕。被作为甲级战犯
审判的，有东条英机等 28 人。
法庭内，高高的审判席上，坐着苏联、美国、中国、英国、法国、澳大
利亚、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等国的 11 位法官。中国的法官
梅汝璈博士（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代理主席），坐在庭长、澳大利亚
人韦伯的左侧。美国的法官坐在韦伯的右侧。各位法官的身后分别悬挂着各
自国家的国旗。法官席的前面，是稍低的公诉方代表席、辩护方代表席。大
厅另一面，跟法官席相对，是两排长椅。前排坐着东条、土肥原等被告，后
排坐着松井石根、重光葵等被告。他们身后站着戴白头盔的美国宪兵。法庭
还设有 200 个记者席位，以及数百个来宾席、旁听席。
预定上午 10 点开幕，可能因讨论辩护团的抗辩书，延至11 点 17 分法庭
执行官庞米塔才宣布开庭。11 名法官，除苏联的扎里亚诺夫穿军服外，其余
一律穿法官长袍。
“这次在本法庭上受到起诉的各个被告，都是过去十几年日本国运极盛
之时的国家领导人，包括原首相、外相、藏相、参谋总长及其他日本政府内
地位极高的人。起诉的罪状，是对世界和平、对战争法规和对人道的犯罪，



或导致这些犯罪的阴谋策划。”庭长韦伯致开庭辞说。
法庭开幕之日下午，开始宣读长长的起诉书。太平洋盟军最高统帅部（即
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国际检察局费时 5个月起草的起诉书，列出 3类
共 55 条诉因。3 类诉因是：第一类，破坏和平罪；第二类，杀人；第三类，
普通战争犯罪及违反人道的犯罪。首席检察官、美国人基南花了两天时间，
才把这份厚达 42 页的起诉书读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时，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已过去 8个月。东京审
判迟迟才开始，缘由何在呢？
还在 1945 年 7 月 26 日，《波茨坦公告》就宣布，一切战争罪犯应受严
正之审判。同年 12 月 26 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会议，并征得中国政
府同意后决定，“同盟国最高统帅为补充投降条款，得发布一切命令”。次
年 1月 19 日，太平洋盟军最高统帅（即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
克阿瑟将军依据上述授权，命令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审
判日本主要战犯。同日发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对法庭的组成、审
判程序和适用法规等作了规定。根据该宪章，麦克阿瑟任命了英、美、法、
荷、苏、中、印、澳、新西兰、比、加等国的 11 名法官，并以澳大利亚人韦
伯为庭长。法庭的法定人数为法官的半数以上；法庭的判决根据超过半数的
出庭法官的意见作出。具体他说，11 名法官中有 6 名法官（过半数）出庭，
即可开庭；6名出庭法官中有 4名法官（过半数）赞成，便可作出判决。
东京审判中的检察工作，由盟军最高统帅部月下的国际检察局负责。检
察官分首席检察官和陪席检察官。美国人基南任首席检察官兼国际检察局局
长，中、英、苏、澳、加、法、荷、新西兰、印、菲等国的 10 名检察官任陪
席检察官。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为上海第一特区地方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186_1.bmp}
在讨论起诉书时，曾发生一场小小的风波。有人主张，为了向世人表明
日本本国人民也要求审判那些将他们引入歧途的人，有必要起用日本的法官
和检察官。会议记录没有记下提出这种主张的人的名字，据推测，“可能是
英联邦方面的发言”。这一意见没有被采纳。日本政府并没有选派法官和检
察官参加国际审判的意思，它想用所谓“自主审判”代替国际审判。
由于东京审判为美国所操纵，审判的准备由美国单方面进行，澳大利亚
和苏联表示不满。澳大利亚认为，东京审判不应由美国主导，而应由同盟国
战争犯罪委员会和各同盟国政府共同负责。但在美国的反对和英国的劝说
下，澳大利亚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苏联认为，根据美国起草的《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宪章》，东京审判跟纽伦堡审判有重大差异：没有像纽伦堡审判那样
设置预审官，陪席检察官也不能像纽伦堡审判那样可以独立行动。因而它没
有立即派出代表参加东京审判。经美苏间多次交涉，及美国方面的一再敦请，
苏联检察官 C·A·戈伦斯基才于 1946 年 4 月 13 日到达东京。姗姗来迟的检
察官还有：荷兰检察官鲍格尔霍夫·马尔泰，1946 年 3 月 19 日抵达。法国
R·L·欧涅特检察官和菲律宾 P·罗佩斯检察官均于 4 月 2 日抵达。而印度
检察官 G·梅农赶到日本时，法庭已经开庭。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187_1.bmp}
在苏联等国的检察官来到之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选定工作已接近
尾声。由于苏联的拖延，它几乎未能参与“构成检察活动核心的被告选定工
作”，不能不说是一个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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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战犯嫌疑者

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后 10 多天，就开始一批批逮捕日本战犯嫌疑者。
1945 年 8 月 28 日，一支由 258 艘各种类型军舰组成的美军特混舰队浩
浩荡荡驶入日本东京湾。隔了一天，麦克阿瑟飞抵横滨厚木机场。9月 8日，
麦克阿瑟驱车前往东京，下榻于原美国大使馆。至 10 月，进驻日本的美国军
队已有 50 余万。
美军开始占领日本时，距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两周。这段
时间内，东京尚未被炸毁的政府大厦顶上浓烟滚滚，这是在销毁各种绝密文
件。1939—1945 年裕仁在宫中主持帝国大本营的记录，全部焚毁。陆军参谋
本部、海军军令部和秘密警察的档案绝大部分付之一炬。这项有计划的销毁
策划和进行侵略战争罪证的活动，是在日本政府授意下进行的。日本政府有
足够的时间，为对付即将到来的国际审判预作布置。
迄 1945 年 12 月 6 日，麦克阿瑟公布了六批战犯嫌疑者名单，根据这些
名单，逮捕的甲级战犯嫌疑者超过 100 人。1945 年 9 月 11 日的名单包括日
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 39 人。11 月 3 日的名单包括前首相小矶国昭及前外相
松冈洋右等。12 月 3 日的名单包括皇族梨木守正亲王等。前首相近卫文麿和
前内大臣木户幸一的名字列入了 12 月 6 日的名单。
东条英机在逮捕令下达之前就作好了自杀的准备。1945 年 9 月 11 日下
午，美军来逮捕他时，他要求略等片刻。然后到洗澡间洗了个澡，穿上崭新
军服，走进书房，将门反锁好，用 32 毫米口径柯尔特自动手枪，对着医生用
炭笔画了圆圈的心脏部位开了一枪。也许因为年岁大了，画了圆圈的地方皮
肤下垂，也许因为适逢心脏收缩，子弹从他那颗畸形的细长心脏下方穿过，
只差一点便打着心脏。他倒在血泊中，被送进医院抢救。美军医生不想让他
死得太便宜，要让他活着受审。于是，东条活了下来。
次日下午 5点，日本第一军司令杉山元元帅在牛込军司令部自杀。其妻
子启子在世田谷家中获悉丈夫自杀的消息后，走进佛堂，穿上一身白衣，用
短刀往心脏部位猛刺一刀，遂即倒地身亡。
前首相近卫文麿在日本投降后曾活跃了一阵。他进入战后成立的东久选
亲王内阁，任国务相。还曾以“内大臣府御用挂”的身份从事改定宪法的工
作。他自以为可以一显身手，再展宏图。那知 12 月 6 日黄昏，传来了将要逮
捕他的消息。入狱的前一天（15 日）晚上，他和妻子千代子等谈话至凌晨 1
点左右，又和次子通隆谈了 1 个多小时，3 点左右进入自己的卧室。早晨 6
时，妻子走进去一看，他裹着一身白布，横卧在雪白的被褥上，已断了气，
枕边放着一只褐色小瓶子，里面还残存几滴毒药。近卫留下遗书一封，内称：
自日中战争以来，我犯了许多政治上的错误，对此，我感到责任重大。
但是，作为所谓战犯，在美国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这使我难以忍受。
在自杀的战犯嫌疑者中，他的这种思想具有代表性，即宁可自杀也不愿受逮
捕和审判之辱。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在日本军政界，一时自杀成风。陆海
军将领自杀的，计 34 人。
曾经推荐东条英机任首相的前内大臣木户幸一，于 1945 年 12 月 6 日下
午 7 时从广播里听到麦克阿瑟统帅部向他发出逮捕令的消息。8 时半，他接
受了《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他对记者说：“那么多的人都传去了，我也



因此有所准备，知道一定会来找我。至于自己究竟在哪一点上被追究战争责
任，那要看对方的看法，我无从知道”。10 日晚，裕仁天皇为木户饯行。天
皇对藤田尚德侍从长说：“从美国来看是有罪的人，从我国来看则是有功的
人”。晚宴上，天皇对木户说：“这回你真是不幸，要多注意身体。我们事
先谈一谈。我的心境你完全了解，所以想让你为我充分说明。”木户听得出
来，天皇是要他在受审时为自己洗刷。回家的路上，木户见到了都留重人，
都留劝他说，要充分做好辩护准备，因为美国的想法，内大臣有罪则天皇亦
有罪，内大臣无罪则天皇亦无罪。于是木户打定主意要进行辩护，以便为自
己开脱，同时也为天皇开脱。
国际检察局执行委员会选定被告的工作从 1946 年 3 月 11 日开始，其时
苏联等五个国家的检察官尚未到达。至 4月 1日，共开会 9次，确定了一份
27 人的被告初选名单，加上悬而未决的土肥原贤二和石原莞尔，共 29 人。4
月 8日，陪席检察官会议就这份名单进行表决，通过了一份 26 人的名单。初
选名单中有 3人被排除，他们是石原莞尔、田村浩、真崎甚三郎。首席检察
官基南指示将土肥原贤二从被告名单中划去，未获陪席检察官会议通过。苏
联检察官于 4月 13 日到达后，要求追加5名被告。陪席检察官会议表决的结
果，将其中二人，即梅津美治郎和重光葵追加为被告。加上先前选定的 26
人，共 28 名被告。其中陆军军人 15 名，海军军人 3名。经麦克阿瑟批准，
这 28 人成为东京审判的被告。
这 28 人是：东条英机、东乡茂德、铃本贞一、松冈洋右、荒木贞夫、板
垣征四郎、大岛浩、星野直树、桥本欣五郎、永野修身、 田繁太郎、平沼
骐一郎、广田弘毅、武藤章、小矶国昭、大川周明、白鸟敏夫、贺屋兴宣、
木户幸一、畑俊六、木村兵太郎、佐藤贤了、冈敬纯、南次郎、松井石根、
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重光葵。
中国两次提出的战犯名单，共列有 33 名战犯，其中有 15 人成为东京审
判的被告。

要不要追究天皇的责任

在选定东京审判的被告时，国际舆论强烈要求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
任。日本国内也有一部分人发出了要求将天皇作为战犯审判的呼声。
裕仁天皇是一个极富神秘色彩的人物，表面看来，他似乎只是日本名义
上的元首，实权操于内阁之手，而内阁又为军事首脑所左右。实际情况并非
这样。美国戴维·贝尔加米尼著《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说：“美国的情报
分析家倾向于认为，日本是一个受东条之类狂热顽固的将军们控制的警察国
家。分析家们不知道，东条不过是天皇陛下唯命是从的奴仆。”日本粟屋宪
太郎著《东京审判秘史》写道：“在战前的日本，在公务上执行宣战、讲和、
缔结条约权限的唯有天皇一人”。东条英机在法庭上曾这样谈到天皇的权威：
“没有任何一个日本臣民能违迕天皇陛下的旨意，日本政府或日本国的高级
官员尤其如此。”每一届日本内阁都按天皇旨意组成。各届内阁首相及内阁
成员，无不对天皇奉命唯谨。在罗斯福任美国总统期间，日本内阁换了 12
届，天皇就用频频更迭内阁的办法，保持他的绝对权威，而防止内阁权势过
重，威胁皇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写道：“在审讯开始前，我认为
天皇作为一个绝对极权的君主，因批准开战应负足以构成起诉的责任，⋯⋯



在审讯中提出的证据进一步证实了我先前的看法，证据表明，天皇确实批准
了开战，因而对战争负有责任。”内大臣木户幸一的日记和杉山元元帅的日
记，都表明天皇参与了战争。例如据杉山元日记记载，早在珍珠港事变爆发
前 11 个月，裕仁就曾亲自命令对突然袭击珍珠港的可能性作出评估。在偷袭
珍珠港之前数月，裕仁还详细询问了军事和经济计划。在东京审判过程中，
无论是文件证据，还是证人证言、被告口供，都涉及到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天皇亲自指导日军在淤沪战场的作战；对于日军攻占南京，天皇向陆军参谋
总长闲院宫表示“异常满意”；这类事例甚多。
正因为裕仁天皇在侵略战争中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故澳大利亚提出的战
犯名单，将裕仁排在第七位。澳大利亚政府关于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备忘录
写道：天皇“正式批准 1937 年侵略中国（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是因天皇
下了开战诏书而开始的。⋯⋯仅仅由于他批准了战争，他便要承担责任”。
但是，首席检察官兼国际检察局局长基南，根据麦克阿瑟的意图，将裕
仁天皇的名字从被告名单上划去了。基南并指示：绝对不得将天皇当作被告
或证人。
麦克阿瑟何以回护天皇？他的理由是，战后日本国民对天皇仍奉若神
明，重建日本，就要利用天皇在日本国民中的这种影响；而把天皇作为战犯
交付审判，就会出现动乱，为了对付日本举国上下有组织的抵抗，美国必须
投入远比目前进驻日本的军队巨大的兵力。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193_1.bmp}
还在 1945 年 10 月 22 日，美国国务院、陆军、海军三方调整委员会就通
过一项议案，决定让麦克阿瑟在日本秘密调查天皇是否负有战争责任，并就
是否将天皇作为战犯提交审判提出建议。  1946 年 1 月 22 日，美国参谋长
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寄去了一份由澳大利亚提出的日本战犯名单，上面列有
包括天皇在内的 62 名战犯名字，并命令他着手对战犯起诉。1 月 25 日，麦
克阿瑟急切地向美国陆军总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发出一份电报，说是没有发现
天皇犯罪行为的明确证据，不应将其作为战犯控诉。电报还说：如果将天皇
作为战犯起诉，那么就有必要对占领计划进行重要的修改；为了对付日本方
面的游击活动，起码需要 100 万军队和几十万行政官员，云云。美国总统杜
鲁门等人彼麦克阿瑟所说服，美国政府同意按麦克阿瑟意见办。如何处置日
本天皇这个棘手问题，就交由麦克阿瑟去处理了。
麦克阿瑟采取这样的保护天皇的策略：“从速审判东条和他的 1941 年的
年阁成员，借此避免扩大调查范围，以免牵连天皇”。
在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中，法庭都小心翼翼地绕开天皇的责任问题，就
像避开雷区一样。裕仁终于被保护下来，他仍然留在神圣的天皇位置上。
对这样一个使人大惑不解的问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是这样理
解的：
“民主国家结成同盟，不惜牺牲大量的生命和物质力量，向一个专制政
府开战，而最终却把这个政府的专制君主留置原来的领袖位置，看来这是令
人感到奇怪的。但是，裕仁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他也是一个象征。
作为个人，不管他多么罪大恶极，但他仍是整个国家的精神化身。在 1945
年，多数日本人以一种宗教信仰的态度，深信日本与天皇是不可分的，必须
生死与共。”



细菌战、奏气战问题被搁置一边

日军进行细菌战、毒气战的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意回避，未予清
算。
关于细菌战问题，国际检察局已经搜集了一些资料。其中就有关东军防
疫供水部（七三一部队）对 3000 多名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俘虏进行鼠疫、霍乱
等细菌感染试验、活体解剖，和在中国战场实施细菌战的罪证。还有七三一
部队的分支，驻南京的荣字一六四四部队（即多摩部队）在中国浙江金华等
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证。但是，国际检察局并未将这些资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
在国际检察局内，美国人托马斯·H·莫罗对细菌战、毒气战问题最为关
切。他在交给基南的题为《日中战争》的备忘录中，写到了日军进行毒气战、
细菌战问题。他请求盟军最高统帅部第二参谋部，准许国际检察局审问日军
进行细菌战的重要罪犯，七三一部队的两任部队长石井四郎陆军中将军医和
北野政次陆军少将军医，遭到拒绝。
不准审问石井、北野二人，到底是谁作出的决定？直到 1983 年才揭出谜
底。这年 8月 14 日《朝日新闻》刊载了一篇题为《麦克阿瑟保证：免究细菌
部队的战争责任》的报道。文章说，1945 年秋，盟军最高统帅部第二参谋部
部长 C·A·威洛比少将和桑得斯去见麦克阿瑟。威洛比提出：要查清七三一
部队内幕，只有作出这样一项保证，即不把七三一部队的人作为战犯追究，
调查才能顺利进行。麦克阿瑟表示同意。桑得斯把麦克阿瑟关于“不作为战
犯追究”的许诺告诉了七三一部队有关人员。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故第二
参谋部拒绝把石井交给国际检察局审问。
莫罗审问石井的请求不被允准，便专程来中国，先后到了上海、北平、
重庆、南京等地，搜集有关日军实施细菌战、毒气战的证据。他从日军俘虏
处得到了日军使用毒气的证词，从中国的外科医生处得到了他们为很多受日
军毒气伤害的中国士兵进行治疗的证词，还见到了被中国军队缴获的日军毒
气武器。莫罗访问了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从档案中读到了这样的资
料，日军使用毒气伤害了 36968 人（内 2086 人死亡），并见到了被日军芥子
气毒害致死者的照片。防毒处处长杨昌凯少将和派到中国军队中的美军联络
官 J·H·斯多塔上校向莫罗证实，日军在中国战场和缅甸战场使用过毒气。
莫罗回到东京后，根据中国国民政府的检举材料，写成了题为《在中国
进行毒气战的一般说明，1937—1945》的报告书。这份报告指出，日军在中
国进行毒气战的次数是：1937 年 9 次，1938 年 105 次，1939 年 455 次，1940
年 259 次，1941 年 231 次，1942 年 76 次，1943 年 137 次，1944 年 38 次，
1945 年 2 次，总计 1312 次（1945 年的次数据不完全统计）。
但是在开庭后不久，莫罗就被调回美国了。在毒气战、细菌战问题上，
他的主张跟法庭的方针相牴牾，或许他是被作为“免究细菌战和化学战责任
的障碍”排除的。
除了莫罗提供的资料外，国际检察局还得到了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于
1942 年 11 月 3 日编成的《日中战争中化学战例证集》。这是一份由负责毒
气战指导和教育工作的日军中枢机关编撰的重要资料，因而对审判工作特别
有用。有人认为，“倘若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把检察局搞到的《例证集》等
有关毒气的资料提出来，再由有关证人出庭做证，那么，日军的毒气战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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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清楚地揭露、证实，法庭将受到非同寻常的冲击。从国际检察局搞到日本
军方核心资料的情况来看，要证实日军的毒气战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大
概要比证实南京大屠杀事件更容易。”
在东京审判中，对日军进行毒气战、细菌战犯下的罪行竟免予追究责任。
检察官提到这个问题，庭长韦伯就要打断他的话：“这件事对我们审判官来
说可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好吗？”
国际检察局在开庭前就这个问题作了调查，但在起诉书中将这部分内容
删除了。
下面是美国检察官 J·W·费利在选定被告阶段讯问东条的一段记录：
问：“在日中战争期间，（日军）是否对杀伤性气体和刺激性气体加以
区别？”
答：“我想后者——促使咳嗽和流泪的气体在某种程度上使用过。”
问：“难道使用这种‘刺激性气体’不是国际法所禁止的吗？”
答：“催泪气体以及促使打喷嚏的气体，世界上所有警察都在使用，您
的国家也在使用。”
问：“使用这种刺激性气体，在国际法上没有被禁止吗？”
答：“实际上全世界的警察都在使用，原子弹怎么样？”
东条坚不承认日军实施毒气战的罪行，不但如此，还借美国使用原子弹
一事来反唇相讥。意思是说，原子弹比起毒气弹来如何，美国不是使用了吗？
你怎么不去追究美国的责任？
法庭在毒气战、细菌战问题上的态度，反映了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为
何要免予追究日军实施毒气战、细菌战的责任呢？据云“除了独吞‘科学和
武器’的情报外，这也许还和投掷原子弹的责任有些关系”。具体说来，就
是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就已开始研究细菌战和毒气战，也得
到了日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情报。战后它怀着特殊的兴趣想把日本的研究资
料由它一家秘密接收过来，而不愿让其他国家得到这些资料，更不愿在法庭
上加以揭露。二是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它害怕倘若在
法庭上追究日军毒气战、细菌战的责任，辩护方会以提出美国投掷原子弹的
责任问题相回击。美国正是怀着这种深深的担忧和恐惧，小心地避开了毒气
战、细菌战问题。

对 25 名战犯的判决

东京审判从 1946 年 6 月进入检察方面起诉阶段。1947 年 1 月转入辩护
方辩护。此后由检察、辩护两方往复辩论，检察方面进行最后论罪求刑，辩
护方面进行最后申述。延至 1948 年 4 月 16 日，旷日持久的东京审判，在开
庭将近两年之际，终于走完了漫长的审理途程。这期间，法庭提到了 1602
份书证，传唤了524 个证人。辩护方最后发言持续 31 天，速记记录长达6033
页（打字纸）。公诉方发言持续 14 天，速记记录长达 3126 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原拟在这次审判结束后，再进行一轮国际审判，把第
一次审判中夫予起诉的战犯嫌疑者，作为第二次审判甲级战犯的被告。由于
国际形势的急遽变化，美苏冷战之风一日紧似一日，新的国际审判不再具备
条件。
在审理结束前夕，4月 13 日，《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产生了轰动效应，



并在法庭内外引起不小的风波。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载了美联社记者莫里
斯·哈里斯对 25 名被告量刑的预测消息。这篇报道说，25 名被告（永野修
身、松冈洋右二人死亡，大川周明因发疯免予起诉，28 名被告剩下 25 名）
中，被判处死刑的预计有 13 人，他们是东条英机、武藤章、铃木贞一、 田
繁太郎、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畑俊六等。有的辩护人曾就此事向检察
官提出交涉，认为这会使人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干扰法庭审判。
1948 年 11 月 4 日上午 9 点半，法庭再次开庭。庭长韦伯在说完“现在
开始，本官宣布判决”后，流利地宣读起判决书来。判决书共 10 章，加上附
属书，总计达 1212 页（英文）。第七天下午（11 月 12 日）读到第十章证明
25 名被告有罪的判定。25 名被告均被宣判有罪。3 点 55 分，庭长韦伯开始
宣布量刑：
荒木贞夫，无期徒刑；
土肥原贤二，绞首刑；
桥本欣五郎，终身监禁刑；
畑俊六，终身刑；
平沼骐一郎，无期徒刑；
广田弘毅，绞首刑；
星野直树，无期徒刑；
板垣征四郎，绞首刑；
木户幸一，无期徒刑；
木村兵太郎，绞首刑；
小矶国昭，无期徒刑；
松井石根，绞首刑；
南次郎，无期徒刑；
武藤章，绞首刑；
冈敬纯，无期徒刑；
大岛浩，无期徒刑；
佐藤贤了，无期徒刑；
重光葵，监禁 7年；
田繁太郎，无期徒刑；
铃木贞一，无期徒刑；
东乡茂德，有期徒刑 20 年；
东条英机，绞首刑。
另有 3 名被告因病未到，由 3 位辩护人在自己席位上起立接受宣判。3
名缺席被告，贺屋兴宣，处无期徒刑；白鸟敏夫，处无期徒刑；梅津美治郎，
处无期徒刑。
在被告依次被传唤来听取量刑宣判时，他们的表情各不相同。土肥原脸
色死灰，脸部肌肉明显抽搐。由于双手颤抖厉害，意译风怎么也戴不好。松
井石根衣履不整，头部不停抖动，活像只瘟鸡。东条最后一个出场。他穿着
一身军服，两手背在身后，慢悠悠地走来。30 几架相机的镜头一齐对着他，
他微微向左边歪着脖子，仰视着天棚。“绞首刑！”他嘴角朝左边一咧，笑
了。然后拿下意译风，朝旁听席上扫了一眼，那里有他的家属。
判决宣布了，但 11 名法官并不全都同意判决。庭长韦伯曾主张，对所有
被告均不处以极刑，而把他们交给各同盟国，放逐到人迹不到的遥远的荒岛。



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菲律宾法官贸纳尼拉和荷兰法官博林要求加重对大
多数被告的量刑。印度法官佩尔可能出于佛教徒的“仁慈为怀”，全然不同
意判决。法国法官伯纳德也对判决持否定态度，他的理由是，不该放过战争
的“一个主要的发动者”（天皇），而惩处这些只能被认为是他的“帮凶”
的被告。首席检察官基南口头上同意判决，私下里说“这些判决太愚蠢”。
他反对把松井石根处死。
尽管有这些异议，庄严的判决仍然作出了。在这过程中，中国法官梅汝
璈曾怀着不判处土肥原、松井石根等人死刑，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心理，极力
请求法庭处土肥原等人以极刑。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判决后，辩护方面曾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对判决重新审查的要
求。11 月 24 日，麦克阿瑟驳回重审要求。
25 名战犯中有 7名战犯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演出了一场闹剧。他
们是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 田繁太郎、冈敬纯、佐藤贤了、东乡茂德、
木户幸一。麦克阿瑟居然宣布，被处绞刑之 7人及其他各犯暂缓处刑。美国
最高法院竟然宣布受理日本战犯的上诉。消息传开，国际舆论哗然。美国政
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反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司法部副部长柏尔曼以美国
政府的名义，行文美国最高法院，要求该法院不要干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
判决。美国最高法院出于无奈，驳回了 7名日本战犯的上诉。
1948 年 12 月 22 日深夜，盟军最高统帅部涉外局宣布，对 7名判处绞刑
的战犯，处刑于 23 日凌晨零点到零点 35 分之间进行。23 日 4 点 10 分，涉
外局特别紧急宣布：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判处死刑的 7名战犯，他们的绞首刑
于 23 日早晨在巢鸭监狱执行，执行从凌晨零点 1分开始，33 分钟后结束。
应麦克阿瑟之邀，作为临刑人到场监刑的，有美国代表威廉姆·J·西波
尔德公使，中国代表商震上将，英联邦代表巴特里克·肖，苏联代表库茨曼·迪
利比扬格中将。
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的 18 名被告，其中梅津美治郎、白鸟敏夫病死于
1949 年，小矶国昭、东乡茂德病故于 1950 年，平沼骐一郎于 1952 年病亡。
重光葵于 1951 年 11 月刑满出狱。其余被告荒木贞夫、南次郎、畑俊六等均
陆续被假释或提前释放。
至于未被作为被告审判的数十名战犯嫌疑者，在东京审判开始后，就一
批批悄悄地从巢鸭监狱获释。1948 年 12 月 24 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将岸信介、
儿玉誉士夫等剩下的 17 名甲级战犯嫌疑者全部释放。
东京审判至此画上了句号。
这次审判可指摘处很多，但它是一次严正的历史审判，是正义对邪恶的
审判。它对铲除侵略势力，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无疑有巨大作用。东
京审判定下的铁案是不容推翻的。

夏里
（第 186 页为东条英机照片，
第 187 页为板垣征四郎照片，
第 193 页为土肥原贤二照片）



西安偷运黄金案见闻录

1944 年，我在西安西北文化日报任采访主任。某日，西安西关外飞机站
殷站长下大红帖招待记者，还专派吉普卡来接。会上大办筵席，对记者们大
吹一顿，又领着记者参观飞机场，要求记者报道飞机场地勤工作人员在抗战
军兴时刻所作的努力，以振奋士气。
可是不到一个月后，听说殷站长因偷运黄金案被枪决了。社长李贻燕特
来编辑部打招呼，不准发关于殷站长被正法的消息。李贻燕，当时人们称之
为翼老，年已 60 开外，留日学生，同盟会老会员，其居室内挂有同孙中山先
生合照的褪了色的照片。抗战军兴以来，他身兼 10 余职，诸如陕西省党部副
主委兼宣传处长、新闻检查所主任、省参议会副议长、市参议会议长、抗敌
后援会副会长，力行中学校长，西北文化日报及西安晚报社长，西安市报业
同业公会理事长、西北师范学院党史讲师。等等写不完的要职，似乎是名作
家张天翼笔下的华葳先生的化身。他打招呼之后，任何报纸都不敢刊载这一
消息。只有民主同盟办的工商秦风联合报用 4号字标题：“殷站长伏法”，
全文不过 20 字，已是“胆大包天”了，终于受到新闻检查所的警告。
事隔几天，李贻燕特来找我：“你拿我名片去德泰祥钱庄找毛老板，就
说有什么消息，尽管交下，一定发表。”毛老板叫毛虞岑，西安的大财神，
有“西安的黄金荣”之称，他有一个“一毛不拔”的“美名儿”。凡属与“德”
字联在一起的店号如德记银楼、德华金店⋯⋯都是他经营的，其网络远至洛
阳、成都、宝鸡、兰州、渭南。他和蒋纬国的丈人石凤翔有八拜之交，两人
合办大华面粉厂、大华纱厂，名盛一时。据说他理财得法，用人得力，特别
善于应酬省主席祝绍周，对祝则是万毛也拔，慷慨得很；对石凤翔更是有求
必应，因此他就能在西安工商界、政界翻云覆雨，捧他的人就应接不暇。他
的架子很大，不买新闻记者的帐，从来不接待记者。
这时毛虞岑托石凤翔、祝绍周的福，也当上了省参议员，李贻燕又是副
议长。有了李的名片，毛虞岑破例接见了我，寒暄几句，立即从口袋取出一
个信封，双手恭恭敬敬地交给我：“这消息请主任呈交翼老。”
我辞出后，看看信封是封口的，感到奇怪，但也不便私拆，由于一肚子
狐疑：既是交给记者的报道材料，为何要封口。因此我先找总编刘毅商量。
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校来的，处事精干，我视之如师。
刘说：“此中秘密，你还蒙在鼓里，殷站长为什么招待记者？从来不接
见记者的毛虞岑为什么突然接见记者？你真是个糊涂记者！殷站长偷运黄
金，传说这些黄金都是毛虞岑的，这信可能是托翼老‘辟谣’，企图推卸罪
责，既是托我报发表，我总编有权拆信。”
不拆则已，一拆愕然！我和刘总都呆了，竟是两张支票，一张 50 万，一
张 30 万。（当时金价约 5万元左右一两，约值 15 两黄金。）
总编呵了一声而又笑着说：“毛虞岑手段真辣，50 万是给翼老的，30
万是给你的，你成了敲竹杠记者了！”
我大吃一惊，在一分钟内，总编给我连扣了两顶帽子，糊涂加竹杠记者。
我真莫名其妙，就追问根由。
总编说：“我也是道听途说，讲不清楚，等晚上发完稿，我俩去翼者家
中，他会和盘托出的。”
翼老是麻将迷，经常通宵夜战。见到我俩不速之客，心中有数，由他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子接力战，起身接待。
翼老问我：“去德泰样怎么样，消息拿来了吗？”
总编风趣地说：“拿来消息两条，一条 50 万，一条 30 万！”
翼老失望地说：“怎么这一点，不行，明天你俩再去，叫姓毛的加码，
没有 500 万不行，偷运黄金 100 条，就拿出这么一点儿能混过我李某人！”
总编正色问道：“请您老摊摊牌，到底怎么一回事，不说清楚，叫我俩
怎么下手，难道连我俩也不相信？！”
下面是翼老的谈话：
“毛虞岑发了一辈子横财，‘人无横财不富’，在他身上百分之百的应
验。他是河南人，年轻时在绿林出身的将领任应岐部下做过副官，掌管军需
后勤，任应岐失败后，他卷走大批军粮军款，在郑州开烟膏店起家，西安事
变前又和杨虎城某部下挂上钧，代运黄金、烟土，从西安、洛阳来回倒卖，
杨虎城失败后，他又将大批黄金、烟土私吞，腰缠万贯。抗战军兴后，洛阳
沦陷，他到西安坐庄开银号钱庄，又和石凤翔打得火热，拉上省主席祝绍周
和蒋介石的关系，从金融界一步登天钻进政界。特别是近一年来勾上西安空
军站殷站长（一说姓尹），利用空运从西安到成都偷运黄金，来回倒卖，盈
利二五分成，殷站长买通地勤人员，坐收渔利。起初每次只带 10 根左右，后
来胆子越来越大，从 10 条到 20 条、50 条，上月竟一次带 100 条，也就是 1000
两。飞机起飞时，驾驶员发现载重负荷指针超载，唯恐出事，停飞检查，于
是破获了这桩大案，这真是空军史上最大奇闻。有人传说是利用美军空中堡
垒 B26，实际上这次利用的仍是中国空军军用飞机。
毛虞岑办事精得很，他的成都德泰样金店负责人，早已买通成都空军站
地勤人员，发觉飞机停飞检查，立即电告毛虞岑，可毛虞岑早已与殷站长私
订攻守同盟，约定如一旦东窗事发，毛许诺从优抚恤其家属，殷许诺有罪一
肩挑，决不咬出毛来。正当毛托石凤翔、祝绍周设法为殷解危时，胡宗南立
即下令从速处决，说什么这是执行‘五权宪法’。”
总编插问：“这与‘五权宪法’何干？”
翼老讽笑说：“这是胡长官定出的军法新招，凡国民党高级党员犯军法，
执行‘三民主义’，即枪决时打三枪，前两枪打在身上，第三枪打在后脑；
凡国民党员高级将领犯军法，执行‘五权宪法’，即枪决时打五枪，前四枪
打在身上，第五枪打中后脑，这样叫犯罪者多承受几分钟痛苦，以示严惩。
这不去谈它，殷站长被枪决后，成都军法处虽没收全部黄金，但仍在追查这
黄金究竟出自谁手，因每根条子上的印记，均烙有德泰祥银楼字号。事发后
毛虞岑仍托石凤翔去重庆设法营救，愿再向
国家捐献 500 根条子，表示赎罪，反正抗战需要钱，可以不了了之。因
此毛虞岑、祝主席都向我打招呼，要求新闻界不发消息。我是做到了，可是
他仍只拔这一点点毛，叫我怎么分给各报。”
我插上说：“我从德泰祥出来时，门口碰上西京日报和西安晚报的采访
主任进去，可能也是奉他们社长之命去敲竹杠的。”
翼老八字胡一翘气愤地说：“这怎么叫敲竹杠？这是毛虞岑应该出的买
命钱，他发了那么多横财，何止千根条，万根条，现在叫他拿出 100 根条捐
助西安报界，也是合情合理的，在他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总编站起来，向翼老告别：“我们就是饿死，也是不去的，我看毛虞岑
的神通比您老广大得多，加码是不可能的。毛虞岑一毛不拔是有名的，今天



已拔出黄金 15 两，真是拔得他心痛肉痛的了。”讲完将两张支票交给翼老，
辞了出来。后来听说毛虞岑为抗战捐了 500 根大条，又给河南灾民捐了 5000
袋面粉，遂化险为夷，为河南灾民所称道。

彭古丁



冯玉祥珍藏的毛泽东名片的来历

冯玉祥生前一直珍藏着毛泽东给他的一张名片。现这张名片保存在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冯玉祥是怎样得到毛泽东的这张名片的呢？这就得从冯玉
祥和毛泽东重庆相逢谈起。
1945 年 8 月，蒋介石接受政学系的献计，三次电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家
大计。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建国及民主进步，决定由毛泽东、
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参加和平谈判。
冯玉祥对中共代表团的到来由衷地表示欢迎。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与中
共党员频繁接触。1926 年，他访问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留下了美好印象。从
30 年代初开始，冯研读了许多马列著作，深深赞同共产党的救国救民纲领。
1933 年，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他组织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八年抗战期间，
冯玉祥始终不渝地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竭力
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终于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他翘首企盼国共两
党“化干戈为玉帛”，携手共建民主统一的新中国。
8月 28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冯玉祥鉴于环境，抱
疚不便前往，特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去机场迎接。毛泽东等到重庆后风尘未
洗，立即会看望这位为抗日奔走呼号、为民主劳碌奔波的老将军。冯玉祥对
毛、周、王仰慕已久，对于他们的登门拜望尤为感动，决定去回拜他们。30
日下午，他带着女儿颖达去毛泽东等的临时住所——重庆桂园国民党军委会
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公馆，不意毛、周、王三人因事外出，但特地给冯玉祥留
下各自的名片。毛泽东的名片是他亲自用毛笔书写的。冯玉祥在毛泽东、周
恩来的名片背后分别写上“卅日下午四时住张部长（在毛的名片上写的是‘治
部长’）公馆”，并把这三张名片贴在当天的日记页中，珍藏起来，作为永
久纪念。
9 月 1 日，爱国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在中苏文化协会集会，庆祝《中苏
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八周年。宋庆龄、冯玉样、邵力子、孙科、覃理鸣、苏
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夫妇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出席，郭沫若、翦伯
赞、侯外庐、邓初民等也与会。宋庆龄身穿一身洁白的衣服，满面春色，当
场致词。冯玉祥受大家的欢迎讲了话。回顾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同共产党
的友谊。会议气氛十分友好亲切，许多旧友重逢，感慨万千。
当晚，冯玉样又陪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吴铁城家赴宴。宴席由张
群、王世杰、吴铁城三人作东，宴请毛、周、王等，由冯玉祥和甘乃光作陪。
席间，大家畅谈起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形。后来，
周恩来又说到汉奸问题，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溥仪他已经被苏联拿住了，将来送回
来归谁审判？”毛泽东提出了这个讨论题目后，大家都说，请冯先生审判。
冯玉祥笑着点头：“那好极了，这三十四年的文章就算定了，民六为他，民
十三也是为他（指 1917 年讨伐张勋和 1924 年驱逐溥仪出宫）。”接着大家
无拘无束地谈笑着，把应该审判的大汉奸都列了出来。冯心情舒畅地说：“若
真能这样办，也是一件痛快事！”
散席后，冯随毛、周、王一起回寓所。天黑路滑，不想毛泽东他们坐的
那辆车掉到道边沟里卡住了，冯玉祥及随员、司机都帮着去推，却怎么也推
不出来。看着毛泽东他们着急的样子，冯笑着说：“好了，既然推不上来，



你们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说着，不由分说，把毛泽东等拉到了自己的车
上，一直把毛泽东他们送到桂园门口，才驱车回自己的住处康庄。这时已是
深夜 11 点多钟了。
那一天冯玉祥夜不能眠。几天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使他深切
感到了中共对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的诚意。于是，他乘兴连夜吟诗一首：
今天真快乐，
今天真欢欣。
楼上楼下人满座，
“干杯”、“干杯”不断声。
邵力子、孙哲生、郭沫若、覃理鸣，
彼得罗夫也来到，
还有天上飞来的毛先生。
我指中苏大旗开口道：
“这是总理三大政策之实行”。
覃理鸣不禁落下泪，
我的心中欢快苦乐一起临。
难道我们罪还没有受个够？
难道我们不能团结象一个人？
向着光明世界迈大步，
为着人类永久的幸福与和平。
几十年来不喝酒，
今天破戒喝几巡。
愿中苏永远友好，
愿人类永不要再有战争。
陈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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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抽签”从军的闹剧

1944 年底到 1945 年初，在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国民党发动了一场大后
方十万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运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三青团书记
长张治中早在 1944 年 8 月间就接到蒋介石手谕，要利用美援装备，组建 12
个师的青年军，发动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踊跃报名。
然而。这场颇有声势的“从军运动”，却事与愿违，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内部演出了一场“抽签”从军的闹剧。
当时，作为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吴铁城，奉命发动报名，他首先要求中央
党部各部会青年党务工作人员积极报名，以资号召，但是搞了几个月，几乎
没有一个人报名。吴铁城很难堪，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报名抽签”，中
者从军。规定了凡是年在 36 岁以下的，都要报名。这样，引起了各部会青年
党务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笔者当时在中央党史会工作，刚好 36 岁，党史会
及龄者 16 人。主任委员张继召集会议，会上并没有一个人报名。会后在主管
人事的周永成策划下，把一张开会签到纸作为“志愿”报名名单呈报了上去，
当时的《中央日报》对此作了宣传报道。于是，会议参加者一致否认，在中
央党史会内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我发动大家联名向“总裁”申明没有志愿报
名，开会签名单不能作报名依据。不仅中央党史会，其他各单位青年党务工
作人员也群起反对，中央组织部闹得也很凶。吴铁城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又
想出了要蒋介石亲自到会训话，以达到动员青年党务工作人员报名的目的。
1945 年 3 月 19 日，我接到通知参加中央纪念周，我是搞速记工作的，
参加中央纪念周记录是常事，并不在意。奇怪的是，这无纪念周和往常大不
一样，中央纪念周参加者原是党政军高级官员，而这一次排队依次入场的都
是青年，更出乎意料的是不让我担任记录，还通知我和其他的 9人（党史会、
组织部各 5人）站在第一排的位置上，这是不寻常的。
蒋介石亲自主持这次纪念周，在行礼如仪，读“总理遗嘱”后，蒋开始
训话。他脸色严肃，讲了 1小时之久，讲到最后，声色俱厉地要大家回去报
名从军。
纪念周结束，蒋介石站着不动，没有离开。重庆国民政府礼堂本来很小，
后面的人不知道蒋没有退席，一哄而散，争相离开会场。蒋介石见此情景厉
声斥责：不许乱跑。我们 10 人被指定站在原地不动，有一些元老如吴铁城、
张继、陈果夫等也都在场。蒋介石开始对我们 10 人训话，讲了 5分钟，最后
说：“你们自己不去从军，还煽动别人，这是破坏从军运动，今天我以总裁
名义对你们军法从事。”会场上肃静无声，显得十分紧张。突然，有人高喊：
“总裁，我有话要说⋯⋯”蒋介石一听火冒三丈，脸涨得通红，大叫：“宪
兵带下去。”原来，党史会同人中有两人只因反对抽签做法讲了公道话，也
叫来“听训”。其中一位是年已 40 的许处长，另一位则是年过花甲，曾跟孙
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姜老先生，就是刚才高叫有话要说的那一
位。于是他也被列入“破坏从军”罪的名单。陈果夫、吴铁城看到这情况，
扶着蒋介石出去上车，我们被带到了国民政府一间屋子里。
吴铁城原意是想对青年党务工作人员训一顿，杀鸡儆猴，把 10 个人拎出
来做做样子，想不到弄得假戏真做，蒋介石竟然要“军法从事”。消息传出，
整个中央党部人心惶惶。同情我们的，不断把消息传到小屋子里来，一会说，
形势紧张，你们要被送去陆军监狱；一会又说问题不大。还有人来告诉我们



看见吴铁城请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何成濬到中央党部，吴铁城送何出门，连
声说“拜托拜托”，何成濬说“交给我办好了”。我们听后心情仍然忐忑不
安，因为“破坏从军”这顶帽子，毕竟不是儿戏啊！
天快黑时，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两路口桂花园，车停后只见许多人围了
上来，他们都是中央党部所属各单位的青年，出于对我们的关心和同情，特
地赶来慰问我们。桂花园是军法执行总监部的总监办公室，在两路口北面山
坡下，古老的两进厅房，显得阴森森的。我们被带进去时，昏暗中看见何成
濬立在办公室门口，望着我们。我们被安置在一间很大的好像是办公室的屋
子里。尚未坐定，就叫我们到楼下吃饭，5 个人一桌倒有 4 个菜，我们奇怪
了，难道这像牢房的囚饭吗？事情也许不是那么严重。
第二天下午，10 人被带去见总监，大家又忧又喜，忧的是可能要提审了，
喜的是总监亲自传见，也许问题要解决了。出去时，大家有意要我走在前面，
大家都知道何成濬认识我。以前党史会要何成濬写辛亥革命回忆录，是他口
述我记录整理的。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我分明记得他家里办公桌上有一
尊金光灿灿的佛像，还有一个小香炉，这怕是他“执行军法”的忏悔吧！
我们被带到办公室，见室内布置很简单，一张办公桌和几张凳子，何成
濬坐在办公桌边，要我坐在他旁边。一开始就对大家说：总裁总是这样的，
你们是党员，不曾从军，既不是军人，怎么送到我这里来呢？既然来了就当
住旅馆吧。又说：从军也没有什么不好，多点经历嘛。那次谈得很多，将近
一个小时，还提到有位师长叫余程万，在长沙战役打了败仗，委员长几次下
令枪毙他，我没有杀他。现在，委员长不是又叫他上前线戴罪立功吗？他笑
笑伸一个小指头，你们这点点真是小事。听到这里，我们才如释重负。临走
时，他交代副官说，允许别人前来探望。他还吩咐副官把秘书办公室腾出给
我们住，安排好伙食等等。这倒有点真像住旅馆了。
第五天，副官进来点了 3 个人的名，说是总监叫去他那里，3 个人都是
党史会的，除姜、许两人外，我也在内。一到办公室，见张继正坐在那里，
后来知道张继是来领回姜、许两人的。我也在被领人员之列，恐怕这与我曾
与何相识不无关系。
事情至此还没有了结，还得向蒋介石交差，接着，中央党部呈报蒋介石
说：8个人已“志愿”要求从军，案子已经结束。于是，我们 8人被指定于 4
月 12 日到了驻江津的青年军 202 师 606 团，象征性地过了 20 天的军旅生活。

居正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